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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2年考进清华土木系，至今已整

整70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一直怀念

母校的培育，她给了我知识和力量，使我

懂得做人的道理。在我垂垂老年之际，我

写下此文以回忆70年来在科研战线上的一

些成绩，作为向母校的汇报。

清华情  不了情

我出生在广东偏远的山村，幼年丧

父，生活极其贫困。1952年夏天，我发着

高烧，额头上扎着厚厚的毛巾，昏昏沉沉

地走进梅州中学的高考考场。苍天眷顾，

我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由于院系调整之故，1952年高校开学

时间普遍偏晚，我10月初到清华报到。深

秋降临北国，学校给我这个从南方来的穷

学生全副武装：床上是新被褥，身上穿的

是新棉衣棉裤、新棉帽、新棉鞋，一日三

餐是营养丰富的饭菜，每月还有三块钱的

零用钱。总之，从吃穿各方面彻底更新了

我的生活。

依依山河梦  耿耿中华心
○李瑞浩（1952 入学，土木）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在高中三年期间

连续不断发作的疟疾病又犯了，校医为我

想方设法，终于根除了我身上的疟原虫。

寒冬逼近，感冒发烧一波又一波，一次比

一次严重。清华校医院的医护人员让我在

校医院的临时病房住院治疗，采用了当时

苏联先进的组织疗法，天天给我注射组织

浆，提高免疫力。此法果然见效，从而根

治了我的习惯性感冒。至今我还记得医护

人员安慰我的话：“不要着急，到了

清华你就是清华的孩子，清华不会放弃

你！”

1953年夏天，我班的暑假实习是一个

实战任务，完成清华园1:500的大比例尺

地形图的测绘任务，指导老师是崔炳光讲

师。在完成这幅地形图的测绘过程中，我

有机会踏遍清华园的山山水水。当我在荷

花池南岸测绘静斋附近地形的时候，在静

斋后面小山坡上一个地坑中，发现不少猪

骨和鸡骨之类的东西。为此我进入静斋找

管理人员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说，这是过

去患有慢性病（主要是肺结核和肝炎）学

生的食物残渣，他还告诉我，一旦发现学

生染上了慢性传染病，绝不会让他休学回

家，而是让他留在学校，住在环境最舒适

的静斋边休养边自学，期间给他们最好的

医疗条件和营养支持。听完这些，我们在

场的几个同学都发呆了，原来这种伟大的

人文关怀是清华的历史传统。

最近我在《清华校友通讯》复90期
中看到一篇齐建会校友（1987级建筑）

2014 年校庆，李瑞浩学长返校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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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清华——刻骨铭

心的力量》，作者回忆了

他在清华学习期间不幸患

上了尿毒症，清华母校如

何帮他筹措换肾所需经费

的过程，最终使他顺利完

成了学习任务，并成长为

中国医疗建筑设计的顶级

专家。联想起70年前自己

在清华的切身经历，我心

潮澎湃，热泪盈眶，感慨

万千。

我们测量专业的二十

多位同学最后的部分专业

课是在同济大学完成的，

去上海学习前，蒋南翔校长、刘仙洲副校

长、张维系主任等校系领导在工字厅门前

欢送我们，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走上科研岗位  参加西藏科考

同济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汉中

科院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跟随方

俊教授从事“地球重力场与地球精密定

位”课题的研究。那时全面学苏，苏联科

学院莫洛金斯基院士提出了研究地球形状

的崭新理论，震撼了西方同行。1957年冬

天，国家测绘总局直属的武汉测绘学院请

来了他的研究生向中国同行讲授“地球形

状理论”课，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学习班。

学习班结束后，我又去北京参加国家测绘

总局的中国“天文重力水准”有关研究和

布网工作。

1960年初，为适应国防与边防建设之

需，中科院、总参测绘局和国家测绘总局

三单位联合组建我国首个“青藏高原科考

队”。时年26岁的我，担任科考队重力组

组长，任务是在青藏高原建立一个高精度

重力测量控制网，为该地区今后大规模国

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打下一个重力场研究的

坚实基础，任务光荣而艰巨。

兰州是这次科考出发前的集训基地，

1960年5月，队员们集中到这里进行业务

准备、安全教育、民族政策学习、体格

检查等准备工作。格尔木是前线基地，也

是我们重力组工作的第一站，从这里出发

沿青藏公路一直到拉萨。部分作业在可可

西里，是这次科考中最艰险的一段，既是

环境最恶劣的地段，也是平叛后残余匪徒

最猖狂的一段。当时在这里搞野外工作更

大的困难就是要时时保持警惕，预防残余

叛匪突袭。军方规定我们的野外作业区只

能在青藏公路两侧的一公里范围内开展，

因为青藏公路上日夜有解放军的装甲车来

回巡逻。他们还告诉我们，前不久有一个

道班三位工人在黑夜中遭叛匪突袭杀害。

所以我们的科考工作，一步也离不开解放

军，平日生活都依靠解放军的兵站安排。

赴同济大学前，与蒋南翔校长等校系领导在工字厅门前合影。

后排左起：崔炳光老师、陈士骅副教务长、孙护老师、刘仙洲副

校长、张维系主任、蒋南翔校长、管泽霖老师、李庆海主任、李

瑞浩、蒋先致、李秀蔚、关佩绶、谢湘薇，前排左起：朱淑霞、

董俊卿、华彬文、李锡其、龚祯祥、唐务浩、何培珏、朱鸿清、

苏运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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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的任务完成后，随即翻过唐

古拉山口，进入西藏高原。当时除了青

藏、川藏两条公路以外，很少有像样的正

规公路。西藏地区只有在雅鲁藏布江沿岸

有些临时性的时断时续的简易公路，可

以勉强供汽车行驶。我们选定以拉萨为

中心，布设了拉萨—唐古拉山口、拉萨—
日喀则、日喀则—定日、拉萨—林芝、拉

萨—亚东五条测线，这五条测线中，日喀

则—定日是最为艰难的一条测线，除荒

凉以外，经常会遇到高山和让汽车葬身

的湿地。

1960年6月30日下午在不冻泉，刚到

高原大伙很激动也很兴奋。我突发奇想，

明天是“七一”，我向同伴提出，今晚天

气极好，我们来个开门红，上昆仑山测第

一个青藏高原重力点和天文点，作为对党

的生日的献礼。这个提议获得了大伙的掌

声，于是我就去找兵站领导，不料他们因

公外出。我很无奈，但同志们的情绪已发

酵，于是我们就“先斩后奏”了。

凌晨时分结束了工作，胜利完成进入

高原后的第一个重力点的观测任务，我

们很有成就感。当我们登上汽车时，司

机说他在测站附近的垭口处拾到一包干

粮，后来经判断可能是叛匪遗落的，真

是后怕！我们回程时，迎面出现两辆军

车向昆仑山方向开来，车头上架着机关

枪。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一位全副武装

的军官严厉地说：“科考，科考，你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战场，是打仗

的地方，是要死人的地方，乱弹琴！”他

介绍说，昨天接到上级命令，说有一股康巴

分子正向昆仑山方向逃窜，他们正在进行围

堵清剿。 
从6月30日翻过昆仑山，我们基本上

连轴转，没日没夜地抢时间。七月底结束

了可可西里的工作，总算松了口气。我们

又驱车南下，翻过唐古拉山口，到达那曲

县的安多，这里是个很优美的藏北草原。

安多—当雄—羊八井—拉萨是入藏后第一

条重力剖面，完成此任务后，便暂住拉萨

休整几天。我们住的是布达拉宫北面几公

里处的乃穹寺。适逢西藏平叛后第一个雪

顿节，我们很有幸参观了这个热闹场面，

藏民从附近各地拖家带口，在罗布林卡搭

起帐篷，安营扎寨，边吃边喝边歌舞，很

是热闹。八月中旬抵达日喀则后，受到日

喀则党政机关热情接待，他们破例安排我

们去参观了扎什伦布寺。

离开日喀则不久进入了另一个无人

区，一个茫茫无边的湿地草原正等待着我

们去跨越。我们的汽车曾在暮色中迷失方

向，后来又前轮陷入泥坑，越陷越深，动

弹不得。我们把仪器箱、行李卷、后勤补

给物资、帐篷架等所有车上能找到的物件

在车箱周围码叠起来，当作打仗的工事掩

体，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就这样熬过

一个紧张而漫长的不眠之夜，第二天才被

解放军的运粮车队营救脱险。

越过湿地后，又爬过一个五千多米的

山坳，最终来到定日县城。第二天起床，

很幸运一出房门就看到珠峰站立在不远的

天际中，心情真是激动万分。我们在定日

的测线尽量向珠峰方向延伸，伸入海拔近

6000米的地段，感到呼吸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的测线就此结束。在完成了原定的观

测剖面后，决定在定日县南面的坝子里布

设一个测点密度很大的临时重力试验场，

以探测这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形成

的世界上最新的地壳构造特殊性，约一星

期就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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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换来的是

丰硕的高原重力布网成果，真是苦中求

乐。9月下旬，我们告别定日县委，怀着

胜利的喜悦向拉萨方向回归，渡过白浪滔

滔的雅鲁藏布江时，江风吹来，感到丝丝

寒意，高原的冬天已近。

9月底回到拉萨，仍住在乃穹寺。这

时发现自己膝关节有些疼痛，也不当回

事。第二天，全队人员乘车进拉萨市，参

加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和谭冠三政委为

欢送科考队员返回内地而举行的宴会。我

顺便找军区卫生室的医生看膝关节病，不

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军医说：“要赶

快到医院检查，不是一般的关节炎！”

经初步诊断为紫癜病，并要求我立即住院

观察。

病情发展非常快，下午三时许，我觉

得肚子痛，到厕所拉出来的大便就像柏油

一样漆黑而有光泽，医生一看非常紧张：

胃部大出血！不久，病房就挤满了医生护

士，全医院动员进行抢救。当时，拉萨人

民医院医疗设备十分简单，只有听诊器、

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表这些最常规的医

疗器械，所以全靠手工操作，在我全身进

行各种生理指标的人工监测。当医生说出

我血压36以后，我就失去知觉陷入昏迷。

经过一夜一天抢救，我苏醒过来，听护士

同志介绍，解放军战士和队友们轮流给我

输血，才帮我度过这个危险期，挽救了我

的生命。抢救期间，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

书已通过电波发给中科院。

最危险的大出血已基本缓解，但病情

仍十分严重，我天天靠输液维持生命，这

时开启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就在病情反

复无常的时候，天津医学院院长率领的进

藏巡回医疗队来到拉萨，真是雪中送炭。

几路专家会诊，老中医说，青藏高原瘴气

很重，几个月在野外风餐露宿，可能是这

种病的根源。西医的判断是可能跟饮食因

素有关。后来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我，初

步查出牦牛奶可能是一个过敏原。在中西

医结合的基础上，加强饮食调节，经过全

院医护人员四个月的耐心治疗，到1961年
初，我基本痊愈。1961年2月初，我乘坐

一辆邮车，历时五个昼夜，最后到达甘肃

最西面的安西火车站，又转乘火车返回西

安再到武汉。

科研路漫漫  耕耘伴我行

从拉萨回到武汉，我的身体还很虚

弱，干工作觉得力不从心。当时正处于三

年困难时期，很多同志因营养不良而患了

浮肿病，我的病体更得不到恢复，高原病

的后遗症使我落下了非常严重的胃病。但

是，凭着年轻的本钱，我的工作还是很快

驶上了快车道。

1962—1963年，我已完成了中国重力

场的代表误差和内插误差两个课题，接着

我和孙运庠同志共同承担了“中国重力场

球函数展开及其在改进国际正常重力公式

对中国适应性问题”的研究。此时我也完

成了苏联莫洛金斯基院士的核心理论的著

作《大地重力学基本问题》一书的中文

翻译，因当时各种活动太多，未能付印

出版。

在开展上述研究课题同时，我们重力

室还组织了一个比较综合的研究课题“山

区天文重力水准研究”，并把鄂西北山区

当作野外试验基地，在那里施测天文点和

高密度的重力测量点。这个课题的野外工

作量很大，特别艰苦。当时我的胃病很严

重，只能咬着牙干，这个课题完成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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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了一些研究成果资料，并未做最后的

成果鉴定验收，非常可惜。1965年上级安

排我所人员到湖北应城参加“四清”，研

究工作全部停顿。“文革”开始后，我们

这些“四清”工作队被汉川当地农村的造

反派赶回武汉。我们在1965年以前所做的

科研成果全部不了了之，束之高阁。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7 .4级强

震，周总理亲临地震现场视察慰问，他指

示要中科院抽调一批科研骨干转入地震预

报研究。我作为一名新兵从大地测量的研

究领域转入地震预报研究。隔行如隔山，

我只有一个办法，从头学起。凭借清华时

期学到的数理基础，我进入了地震科学领

域的学习。在多年的学习实践中，我独辟

蹊径，针对地震应力积累过程中导致局部

地壳物质位移和变形与地球重力场变化的

关系，进行了诸多开拓性研究。转入地震

预报研究领域后的主要工作如下：

1966年初冬，宁夏石嘴山贺兰山麓的

红果子沟发生6.2级地震，新建的中科院

地球物理局组织以重力和形变两专业为主

的地震考察队，赴宁夏开展重力测量和水

准测量工作，这是我登上地震预报研究舞

台的开幕式，我担任重力组长。1967年夏

天，河北省河间地区发生了6.0级地震，

我受地球物理局派遣到天津武清建立一个

重力台。1968年初，我们在北京西北郊的

北安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的重力台

站，建设标准基本按国际标准执行。该

台站也成为后来我国所有重力台站建设的

范例。

1970年春，云南通海发生7.4级强震，

灾情十分严重。我们从武汉起飞，星夜奔

赴昆明。我们在震中区开展监测工作，在

通海西郊的秀山之麓，建立起一个比较完

善的野外地震监测基地，通过电波，不断

把震情发向北京和昆明。我们在通海工作

期间，曾经发生了一次很危险的事。那天

下午我们外出调查灾情，突发余震，监测

基地上面的山崖上坠落一块约一吨的大石

块，正好砸在我们的帐篷上，幸好我们都

外出了，帐篷内空无一人。我们在通海震

中区工作了两个多月，在开展重力和地倾

斜观测进行震情监测外，还与同行们一起

进行震灾和烈度调查，于1970年夏天返回

昆明。1973年夏天，四川甘孜炉霍发生7.5
级强震，我赶赴成都参加四川省地震局分

析室的工作，协助该局的重力和形变资料

的分析。

1975年辽宁海城发生7.1级强震，我被

国家地震局借调到北京，组建北京地区的

震情监测和前兆分析工作，除了分析海城

第一线的资料外，还经常到河北和京津地

区的前兆台站协助工作。借调北京期间，

国家地震局领导多次向测地所提出要把我

调往地震局，为了继续从事专业与科研我

只好婉辞。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 .8级强

震，城市瞬间变成一片废墟，24万同胞罹

难。国家地震局全力以赴开展震情监测工

作，当时由于震区的极端困难条件，短时

内无法容纳过多人员进入灾区，所以我们

多数人只能在唐山外围和京津地区开展工

作，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河北省地震

局常驻北京的重力测量队的同行，开展

有关京津唐地区重力网的复测和资料整理

工作。

迎来科学的春天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科学研究工

作迎来真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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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我参加中科院组织、测

地所和国家地震局专家组成的“文革”后

第一个赴西欧科学考察团。此行不但促成

了诸多的科技合作，更为重要的是成为

“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的

正式成员。这使中国在该领域打破了封闭

局面，走上了世界舞台。

在访比利时期间，中比双方签订了为

期三年的“中国—比利时国际地球潮汐研

究合作”项目。中比合作任务完成后，我

室紧接着开展了“中日重力联测”“中德

重力联测”双边国际合作。通过这些国际

合作，我国重力台站和流动重力测量的观

测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都有了很大提高。

20世纪80年代，参加地震预报“攻

关”任务的同时，我也加入了国家地震

局组织的滇西地震预报试验场的团队，负

责试验场的重力台站和流动重力的有关工

作。在固体潮与地震预报关系方面，我的

主要工作是在潮汐触发地震上做了一些初

步研究。工作期间，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培

养了多位研究生，他们很有出息，在国内

外的相同领域中做出不少成绩，成为有关

单位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物，令人欣慰。

1991 年 8 月，李瑞浩学长在维也纳参加

“IUGG”第二十届年会

1989年我的专著《重力学引论》出

版，它包含了我几十年来的学习和研究成

果，问世后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

2004年清华校庆时，我委托土木系退休教

授杨德麟把此书赠送给清华图书馆收藏。

完成六十九年前的心愿

还记得195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我

和几位同学到当时的音乐室灰楼，那里锣

鼓喧天，学生文艺社团正在排练节目。排

练负责人见我们这样认真看节目，走过

来向我们征求意见。我很不经意地说了

一句：“来点歌唱我们清华的节目就更好

了。”对方说：“歌唱清华的有，都是旧

内容，过时了。”停了一会他接着说：

“小老弟，你能不能写点歌唱新清华的材

料给我们？”他这一将军，使我无言以

对。而从那时起，我真的想写点歌唱母校

的歌词。

后来我多次重返母校参加活动，流连

在美丽的清华园，我常常心潮澎湃，浮想

联翩。经过酝酿我终于写了一首歌词《清

华园里好读书》，现在来献给我亲爱的

母校：

清华园里好读书

北国东风绣春色，西山甜水荫古都；

昔日皇城今学殿，清华园里好读书。

日出荷塘月色淡，闻亭钟响夜难留；

莘莘学子科图屋，慧笔涓涓写春秋。

英才辈出乾坤转，泽惠中华志未酬；

莫道平川风光好，更喜险峰极目舒。

厚德载物百川汇，自强不息创一流；

百年鼓角音犹绕，再舞东风一万秋。

2022年10月于武昌


